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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





現在，我又坐在機艙裏，望著窗外浩淼的天空，景色如此熟悉，又如此遙遠：我已整整兩年沒坐過飛機了。









我曾經幾乎每個月都要做兩三次飛機。所以當2001年初夏的一個早上，我登上從上海飛往烏魯木齊的航班時，沒有任何跡象告訴我，這將是一次不同尋常的空中之旅。





我的心情卻真的不同尋常：這一次，不再是北京，廣州，深圳，不再是項目，談判，會議；



這一次，是新疆，是我辛苦工作兩年才獎給自己的旅行，是單獨享受我心貽已久的土地。



飛機隆隆起飛，升上高空，我的心也飛了起來。



突然想起伊麗莎白女王四百年前的名句，「我知道我有著女人的柔弱之軀，但我有一顆帝王之心」。

這多麼切合我的心情：雖然是女人，在跨國公司工作僅兩年，就戰績卓著，躋身金領階層；



我有美麗的面孔，誘人的身材，卻不把它們施與為數眾多的追求者，因為他們中尚沒有一個人佩得起。



飛機在飛，我的心在膨脹，仿佛我真的成了女王，整個世界都在我的腳下。



突然，下腹的一陣隱痛遏制了心的膨脹。



我下意識的算起日期，不對，應該還沒到；



去洗手間檢查，沒有一絲痕跡。



沒事吧，眾多柔弱的器官生在我的柔弱之軀裏，偶爾擠撞在所難免，我心中暗自謔笑安慰自己。



但事實馬上證明這不是偶爾的擠撞，因為有一陣更深，更劇烈的疼痛從左下腹傳來，從肚子的深處傳到小腹的皮膚。



我不禁咬了一下嘴唇，潤唇膏的味道，草莓的，我尚沒有失掉樂觀。



可是這痛不像第一陣那樣，因為似乎是它留戀我的肚子，停在裏面和上面，不願再走。不僅如此，它在蔓延著，擴張著。



兩分鐘，五分鐘，我不知道多久，它已佔領了我的整個下腹部，從肚臍到恥骨上方，從左邊的髖骨到右邊的髖骨，全部都淪陷了，都在這痛的折磨下扭曲，痙攣。



我已完全忘記了我的樂觀，我全部的精神都集中在下腹部。



身體的疼痛會吸掉你所有的精神，讓妳覺得天地間只有妳自己和那一個部位存在著。



皺著我的眉頭，咬著我的嘴唇，手指透過我的名牌上衣，名牌女褲，名牌內褲，按壓著緊張的小腹。

所有名牌此時顯得荒謬，可是我偏偏想到它們，女人的虛榮已不再屬於我們的精神，而早已內化為我們的本能，何時也不會忘卻。



下腹壁疼得顫抖，僵硬，不再是那當我撫摸自己時任我擠壓的柔軟的肉屏，那些時候我總隔著這肉屏試圖抓住我的子宮，強迫它永遠停在高潮的顫慄中。



如今的感覺像高潮時那樣強烈，但不是強烈的快感，而是強烈的痛楚。



我開始隔著衣服狠狠掐起小腹上的一塊肉，我快要忍不住拉開褲子的拉鍊，手伸進去，直接掐住皮肉，不，我簡直想用雙手活生生撕開我的肚皮，在血肉模糊中看看是什麼孫悟空在折磨我的柔弱之軀。



一切都是徒勞的。



一陣呻吟聲把我帶回現實，我意識到這是我自己的聲音，嬌弱，婉轉，痛苦，絲毫沒了都市麗人的自信，有的只是一隻雌性動物與生俱來的恐懼。



其他乘客開始注意我，一個個眼神閃爍不定，飄出好奇，冷漠，意淫，希望還有些許同情和關切。



我顧不得他們了，因為一種新的疼痛又襲來了，蓋過舊有的。



是撕裂性的，似乎有手真的伸進來，揉捏，撕扯著我的子宮，腸子，卵巢。



我顧不得他們了，我大聲呻吟，因為我不可能不大聲呻吟。



空姐們來了。我除了呻吟「肚子疼得受不了」，什麼也說不出。



廣播找醫生。



醫生來了。



一個年輕的傢伙，看起來比我還小兩三歲。



兩個空姐權且充當護士。一陣吵嚷聲，公務艙被清空，通向走廊的簾子被拉起來。



我被安放在一個傾斜的座椅上。



醫生毫不猶豫的解開我褲子上的鈕扣，拉開褲鍊，一片耀眼的白露了出來。



緊身的褲子被兩個空姐費力地褪到大腿。



我知道我穿了一條極低腰的內褲，剛剛夠遮住陰毛，整個下腹部袒露著。



但我顧不了這些，只要他能停止我的煎熬。



他又壓又按，甚至把耳朵貼在我的下腹聽，我敏感的地方甚至可以感覺到他嘴裏和鼻子裏呼出的熱氣。但我顧不了這些，我覺得我的肚子已被我自己掐得出血了。如果不是兩個空姐按住我，也許我會打起滾來。



他在宣布著他的診斷結果，即使在劇痛中，我也聽得出比起醫生來，他更像一個醫學院的學生。



「應該是子宮內膜異位症，正常子宮內膜生長在子宮腔內，如果這種子宮內膜組織生長在盆腔的其他部位，就形成子宮內膜異位症。行經期脫落的子宮內膜逆流到輸卵管，逸入盆腔，就地種植，繼續生長，就形成了子宮內膜異位。



這種異位內膜病灶在卵巢激素的周期性刺激下，同樣可以發生增殖，所產生的經血卻沒有一個排洩的出路，聚集起來成為大小不同的結節，通常稱為子宮內膜異位囊腫。



這種囊腫的壁，質地松脆，在月經周期後半，由於局部充血，囊內壓力升高，可以造成囊壁破裂，囊腫內所含之陳舊經血，通過破口，流入腹腔，刺激腹膜，引起劇烈腹痛。」



「求你了，我要疼死了，你要怎麼辦…噢…啊—」，我無法關心他的理論，只覺得全身被冷汗覆蓋。



「看起來妳的囊腫已經破裂，囊內所含的陳舊性經血向腹腔擴散，如不及時治療，可引發敗血症，有生命危險。」他說。



我第一次被他的話嚇忘了疼。「生命危險」這四個字對我來說是多麼陌生而可怕啊。



「怎麼治療?…」



「開腹，把流入盆腹腔的囊腫液徹底沖洗乾淨，然後，然後，盡量切除囊腫，鬆解粘連，保留子宮及正常卵巢組織。。。」



他說得有點結巴，然後緊張的看了看錶，「現在才飛行一小時十分鐘，要到目的地還要將近四個小時，恐怕等不了了。」



開腹，沖洗，切除，在飛機上？



我在做夢嗎？



隱約聽到機長傳給空姐的回話，飛機無法迫降。我要死了，我這樣想。



剛剛還絕望地想撕開自己的肚皮，現在面對真的要開腹的可能，剛才的想法多麼膚淺幼稚！



幻想危險和親曆危險完全是兩回事！



危險近在眼前時，你想方設法要躲避，這不是膽怯，而是本能，何況我還是一個怕疼的女人!



但我已無法躲，醫學生的聲音又不太自信的響起，「妳需要立即手術，我會盡力救妳，但是沒法麻醉妳。。。」



他的額上似乎也在冒冷汗。他說他只是一個實習醫生，還沒主過刀，但要我信任他。



我知道我無法躲避，我想像著我光潔的肚皮裏肯定是一團糟，膿血在腐蝕著我作為一個女人的全部，還有我的腸子。



它們好疼，我也好疼，我要為它們，隨它們死去。但我不想死，我剛剛體會到女人的責任和滋味，就要死去，實在心有不甘。



「你手術吧，我能忍！」我突然覺得我的心又膨脹起來了！







二







飛機的座椅無法完全放平，我只能斜躺著。幾根帶子固定住了我的手腳。



褲子和內褲被完全褪了下來，只有一小塊方巾遮住我的羞處，陰毛若隱若現。



肚子的疼痛似乎減輕了一點，好像它知趣地讓我休息一下，好去迎接更大的疼痛。



上衣沒有脫，只在肚臍上方打了一個結。乳罩被從背後鬆開了，怕影響呼吸。



沒有合適的裝置，陰毛怕剃不乾淨，乾脆沒有剃。



趁著兩個臨時護士給我肚皮塗酒精的時候，我又看了看我的肚子……



最後一次看光潔的它;



腰身細，但小腹寬闊豐滿，本當是孕育生命的沃土;



如二月雪般白，只有幾個剛才被自己掐得深紅色的印記尚未消退，如雪中幾點寒梅；但已不復如從前柔軟，被痛楚折磨得緊張僵硬，而涼絲絲的酒精塗上去，讓人想哭莫名。



我知道說起來會是很可怕的事，但飛機的醫藥箱竟找不到一把手術刀。幸好這是2001年的初夏，911還沒有發生，飛機中還用著金屬的餐具。但也許這是我的不幸，我真正痛苦的開始。



那是一把普通的不鏽鋼餐刀，有小齒的那種。



序曲結束了。刀即將落下。



現在有一個醫生和四個空姐為我服務。後四個按住我的四肢，雖然已有帶子把我系住。我像一隻待宰的羔羊。



肚子劇痛的母羔羊。



我無法平躺，眼光正落在小肚子上。我不敢看，但又想看。



當醫生說「我要開始了」時，我還是恐懼地閉上眼睛。



有一個冰冷的東西狠狠的打在了下腹部，麻，震，兩秒鐘後，疼痛以那個打擊點為中心擴散開來。



我忍不住睜開眼睛。餐刀已經插進了下腹部下方正中，就是那塊方巾上面一點的位置。



看第一眼時竟只覺得好奇，仿佛那是別的女人的肚子。



但疼很快覆蓋了一切。血滲出來，白色的方巾在一點點變紅。我能感到血浸濕了陰毛，流向下方。



我還沒有從這種震懾中清醒，醫生開始了他向上切割的程序。



他野蠻地揪起我傷口上方的皮肉，用那把鈍刀拉鋸般割起來，試圖沿著我的腹壁正中線向肚臍前進。

我不知道他割到哪裏了，但他每一用力，護士們就用毛巾拼命捂住新延伸的傷口，而那些白毛巾總是瞬間變紅。



那是怎樣的切割啊！



刀子一會向這邊用力，一會向那邊，有時在一個地方反覆往來，好像是要把頑固的筋膜切斷。



我要掙扎，翻滾，但做不到。眼裏滿是淚水，身上滿是汗水，肚皮上滿是血水！



「啊……不要……不要……我疼啊……不要再割肚子了……我要死……我情願死……我情願子宮肚腸都爛掉……不要啊，我肚子要疼死了……嗚，嗚，嗚……啊，天哪……不要啊……好疼啊……」



我撕心裂肺的叫，我覺得這種痛苦永遠也結束不了了，我將在這對女人最殘酷的煉獄中永存。



當刀快割到肚臍時，也許是那裏的筋膜特別多，神經特別豐富，我慘叫一聲，居然掙開了護士，掙鬆了縛帶，翻到了地板上。



我覺得有東西隨著我掉了下去。那是我的腸子。



頭嗡嗡響，一切都不那麼真實。只聽到嚷成一片。



「快，快，快把她抬上去。」



「多叫幾個人來按住她。」



「快止血。」



「妳兜住腸子，妳用鹽水保持濕潤。」



「不行了，太多了，兜不住了。」



「不行，先把腸子放在體外，暴露她的子宮和卵巢，我要開始清洗。」



「不行，找不到卵巢，腹壁正中線切口不夠，要向左右延伸，擴大手術……」



最後一句聽得最真切，「不要，不要，我求求你們，別再切了呀，肚子疼死了呀，我不要手術了，給我把肚皮縫上吧！」我一邊嚎哭，一邊被人重新重重按住。



但沒有人理我。然後就聽卡嚓卡嚓的聲音。他們在擴創。事後才知道，他們看我太痛苦，向左右擴創刀又不易用力，就不知從哪找了一把剪刀，伸進傷口，在我肚臍下六七釐米的地方硬生生把我的肚皮向兩邊剪開，幾乎剪到左右髖骨。



擴創的程序很快，可是我的嗓音都喊啞了，自己能覺得臉都痛苦得扭曲徹底變形，能覺得血不僅順著雙腿之間往下流，還順著腰際流到座椅上，屁股下。



突然有兩個護士解開我的上衣，把我的乳罩扯到一邊，然後分別吮吸我豐滿乳房上的兩個乳頭，有一個對我說了一聲，「注意胸部」。



在劇烈疼痛中我驟然明白她們居然想出這種辦法來分散我的注意力，竟有一點感動。



但是下腹部太疼了！它現在被完全豁開，腸子散落體外，醫生的手在裏面摸索，捏弄，灌水，擦拭。

胸前小小的快感怎能壓得住那疼！



事實上，我根本沒有快感，只有痛苦！



突然感到肚子下方的一個東西被捏住，掙開淚眼，看到他正在擦洗一個暗紅色的器官，遮羞的方巾早不知去向，突然明白那是我的子宮，又看到腸子被一個人用布兜在肚子邊上，似乎還在緩緩蠕動。



朦朧中看到醫生又拿起那把讓我顫慄的剪刀，竟像我的子宮剪去。



「啊……」一陣急痛，我昏了過去……



當我醒來時，他們已經在縫合我的肚皮了。



針一下下從我的皮肉中穿過，每穿一次，我就呻吟一聲。



但比起剛才割剪小腹的痛苦，這可以勉強忍耐。



地上已是一片暗紅色。







尾聲







我傷口太大，失血太多，下地後，在醫院中，在鬼門關上，掙扎了一個月，終於贏回生命。



我辭職了，嫁給一個我愛的人，可惜不像你們中的大多數人想像的那樣，他並不是那個救我的醫生。

我過著幸福的生活，因為我明白了幸福不是野心的實作品。



現在我不僅有女人的柔弱之軀，也有一顆女人的心。但我再也沒有坐過飛機。



鬥轉星移，已是2003年了，還有兩年，我就要三十歲了。如今我終於克服心理的障礙，又一次登上飛機，和我的先生去旅行。



但望著窗外的景色，我不可能不想起兩年前刻腹銘腸的經歷。



突然有一種衝動，要在飛機上再看看那我幾乎每天要面對的可怕疤痕。



我關上洗手間的門，拉開褲鍊，褪下，就露出整個下腹部，因為我仍然保持穿低腰內褲的習慣。



從恥骨到肚臍，是一條彎曲的之字形的疤痕。這是當年那把餐刀的傑作，因為它太鈍，只能割成這樣子了。



肚臍下兩寸，是一條橫向的傷疤，足有二十釐米長，但平滑得多，恢復得也較好，是那把剪刀的傑作。



我褪下內褲，坐下，開始小便，同時用手撫摸我的疤痕。



忽然，腹下一陣撕裂劇痛，看我的手時，上面滿是鮮血，看我的小腹時，已有一段腸子逸了出來。



我的傷口開裂了，又在飛機上！！！



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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